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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三
年
前
，
詩
人
原
甸
兄
從
新
加
坡
來
香
港
，
與
我

談
起
當
了
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的
總
編
輯
，
很
想
有
一

番
作
為
。
又
說
青
年
書
局
老
闆
陳
孟
哲
先
生
同
是
虔

誠
的
基
督
教
教
徒
，
很
支
持
他
的
工
作
。
在
談
話

中
，
我
建
議
雙
方
合
編
一
套
︽
世
界
當
代
華
文
文
學
精
讀

文
庫
︾。

我
初
步
構
想
，
這
套
文
庫
的
編
委
會
由
海
內
外
知
名
大

學
的
文
學
教
授
、
學
者
組
成
，
由
編
委
會
選
出
五
十
位
作

家
︵
以
票
數
決
定
人
選
︶，
以
票
數
最
多
的
五
十
位
作
家
為

限
，
希
望
做
到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世
界
華
文
文
學
的
面

貌
。之

前
我
以
為
這
不
過
只
是
﹁
紙
上
談
兵
﹂
而
已
。
旋
不

久
，
原
甸
告
訴
我
，
陳
孟
哲
先
生
很
支
持
，
結
果
一
拍
即

合
。
由
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和
明
報
月
刊
同
時
出
版
新
加
坡

簡
體
字
版
和
香
港
繁
體
字
版
。

工
作
是
繁
重
的
，
開
始
的
進
度
是
緩
慢
的
，
期
間
也
有

曲
折
、
起
伏
，
但
總
算
一
本
本
地
出
版
了
，
目
下
已
出
版

了
四
十
八
位
作
家
的
文
集
，
贏
得
一
定
的
口
碑
，
也
有
不

同
的
評
議
。
凡
是
這
類
選
集
，
很
難
有
兩
全
其
美
的
選

本
。其

次
，
與
青
年
書
局
經
理
韓
瑞
㠒
︵
現
任
總
經
理
︶
聊

天
，
談
到
不
如
在
合
作
︽
世
界
當
代
華
文
文
學
精
讀
文
庫
︾

的
基
礎
上
，
合
力
再
出
版
兩
套
合
集
，
即
︽
新
加
坡
作
家

作
品
合
集
選
︾
和
︽
香
港
作
家
作
品
合
集
選
︾。

這
兩
套
合
集
，
編
例
共
分
散
文
︵
兩
卷
︶、
小
說
︵
兩

卷
︶、
詩
歌
︵
一
卷
︶。

韓
經
理
表
示
可
以
考
慮
，
後
來
並
獲
得
陳
孟
哲
先
生
俯

允
。
這
是
此
套
書
出
版
的
簡
單
經
過
。

出
版
這
兩
套
書
牽
涉
問
題
雖
然
沒
有
前
面
一
套
書
的
廣

泛
和
複
雜
，
因
是
合
集
，
其
實
牽
涉
的
作
者
為
數
不
少
。

後
來
議
定
，
新
加
坡
合
集
由
青
年
書
局
主
催
；
香
港
合
集

則
由
明
報
月
刊
負
責
。

新
加
坡
的
合
集
，
由
多
個
文
學
團
體
負
責
選
稿
，
香
港

沒
有
這
種
條
件
，
個
人
的
力
量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還
幸
約

請
幾
位
在
小
說
、
散
文
、
詩
歌
領
域
的
資
深
作
家
擔
任
主

編
，
然
後
向
每
位
入
選
作
者
逐
個
發
信
、
徵
文
、
徵
求
意

見
，
其
過
程
也
是
繁
複
而
艱
辛
的
。

這
兩
套
書
從
策
劃
、
組
稿
、
編
輯
、
出
版
共
花
了
兩
年

時
間
。

凡
是
編
合
集
或
文
集
，
是
吃
力
不
討
好
的
，
也
都
難
保

圓
滿
的
結
局
，
肯
定
有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不
足
和
缺
陷
。
即

使
這
樣
，
也
要
有
些
人
先
做
起
來
。
做
得
不
好
，
由
後
來

者
汲
取
之
前
的
經
驗
教
訓
，
再
接
再
厲
，
肯
定
做
得
更
出

色
。先

後
出
這
兩
套
書
，
也
是
抱
持
這
樣
的
態
度
。
出
版
後

已
不
是
自
己
的
事
了
，
好
與
壞
只
好
讓
讀
者
去
判
斷
了
。

與
︽
世
界
當
代
華
文
文
學
精
讀
文
庫
︾
一
樣
，
這
套
書

得
以
順
利
出
版
，
其
中
與
陳
孟
哲
先
生
、
韓
瑞
㠒
總
經
理

的
支
持
及
幾
位
主
編
的
努
力
分
不
開
。
我
只
不
過
是
拋
磚

引
玉
的
角
兒
而
已
。

作
為
一
個
從
事
二
十
多
年
編
輯
出
版
工
作
的
人
，
我
在

編
輯
工
作
的
過
程
中
，
每
每
想
起
德
國
作
家
一
句
話
：

﹁
充
滿
了
感
情
的
時
候
，
就
沒
有
時
間
的
餘
地
了
。
你
是
在

彼
岸
，
是
在
時
間
的
那
一
邊
。
﹂︵
雷
馬
克
：
︽
里
斯
本
之

夜
︾︶感

性
與
理
性
是
矛
盾
的
，
也
是
糾
纏
不
清
的
，
但
是
作

為
編
輯
，
理
性
應
是
主
導
的
，
這
點
原
則
是
要
堅
持
的
。

選
本
和
合
集
的
好
與
壞
，
時
間
是
判
官
，
也
是
最
好
的

檢
驗
標
準
。
﹁
流
光
容
易
把
人
拋
，
紅
了
櫻
桃
，
綠
了
芭

蕉
。
﹂
生
命
是
短
暫
的
，
作
品
才
是
永
恆
的
。
這
是
我
此

時
此
刻
的
感
受
。

︵
本
文
是
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與
香
港
明
報
月
刊
聯
合
出

版
的
︽
新
加
坡
．
香
港
作
家
作
品
合
集
選
︾
總
序
︶

節
日
由
人
創
，
因
此
不
久
前
香
港
有
個

﹁
灣
仔
節
﹂，
九
龍
也
聽
說
想
搞
個
﹁
油
尖

旺
嘉
年
華
﹂，
用
這
些
﹁
節
﹂
來
彩
飾
太

平
，
促
繁
榮
吸
遊
客
，
不
錯
之
極
。

周
前
四
月
五
日
清
明
節
，
正
是
農
曆
三
月
初

三
，
廣
州
友
好
電
告
﹁
即
上
來
湊
熱
鬧
﹂，
原
來

他
們
由
今
年
起
定
三
月
初
三
為
荔
枝
灣
河
燈

節
，
實
行
效
法
泰
國
傳
統
之
﹁
水
燈
節
﹂，
民
族

群
聚
慶
祝
齊
放
﹁
水
燈
﹂。
廣
州
之
河
燈
節
就
簇

集
群
眾
在
荔
灣
水
面
放
蓮
花
狀
的
﹁
河
燈
﹂，
荷

花
瓣
上
寫
上
平
安
長
壽
學
業
進
步
等
字
句
，
花

蕊
心
燃
蠟
燭
放
水
面
任
漂
流
，
是
夜
一
灣
蓮
花

漂
泛
煞
是
奇
景
，
較
之
泰
國
水
燈
節
不
遑
多

讓
。泰

國
傳
統
之
﹁
水
燈
節
﹂
是
在
農
曆
十
一
月
五

日
，
而
非
廣
州
之
三
月
初
三
。
這
三
月
三
在
中
國

也
曾
是
一
個
﹁
節
﹂—

—

﹁
女
兒
節
﹂，
如
今
仍

被
秉
承
中
華
文
化
之
日
本
和
韓
國
訂
為
節
日
，
他

們
仍
叫
之
為
﹁
女
兒
節
﹂，
是
源
自
唐
詩
︽
儷
人

行
︾
之
﹁
三
月
三
日
天
氣
新
，
長
安
水
邊
多
麗
人
﹂

而
來
；
韓
國
人
更
呼
應
唐
詩
，
該
日
女
孩
子
群

趨
澗
邊
河
畔
洗
濯
打
韆
鞦
，
真
真
正
正
的
女
孩

展
青
春
歡
樂
日
。
如
今
我
們
祖
國
卻
將
之
列
為
許

願
祈
福
的
河
燈
節
，
不
限
於
女
孩
而
是
全
民
同
樂

了
。﹁

河
燈
節
﹂
使
筆
者
想
及
一
事
，
廿
五
年
前

﹁
永
遠
的
影
帝
﹂
劉
德
華
初
出
道
為
丁
善
璽
導
演

邀
拍
一
部
鬼
異
愛
情
片
︽
好
彩
撞
到
你
︾，
便
是

說
旅
遊
泰
國
過
水
燈
節
去
放
水
燈
遇
上
鬼
的
故

事
。
該
片
女
主
角
是
台
星
喻
可
欣
，
巧
妙
的
是
拍

完
片
後
兩
人
曾
聯
袂
遊
鄰
埠
名
旅
遊
地
華
欣
市
，

阿
華
與
阿
欣
共
聚
華
欣
，
由
此
生
情
，
熾
熱
之
下

有
過
結
婚
之
念
，
後
來
華
仔
臨
崖
勒
馬
棄
情
，
沒

影
響
他
此
後
廿
多
年
之
影
帝
大
業
，
但
那
位
喻
可

欣
卻
在
影
帝
大
紅
後
，
多
次
在
台
發
招
公
召
華
仔

認
情
歸
位
，
華
仔
是
情
去
不
能
留
，
不
作
任
何
回

應
﹁
睬
你
都
傻
﹂
了
。

筆
者
在
泰
水
燈
節
迄
今
難
忘
的
第
二
樁
事
，
並

非
那
首
︽
來
來
㝎
痛
︾
之
水
燈
節
歌
，
而
是
有
次

在
撈
視
河
畔
漂
移
之
紙
紮
水
燈
中
，
赫
然
發
現
一

盞
上
有
幾
個
中
文
字
並
非
﹁
願
長
命
百
歲
﹂
之
類

而
竟
是
一
句
﹁
×
你
老
母
呀
！
﹂
當
即
想
此
一
定

是
敝
同
鄉
香
港
某
些
頑
童
大
冤
鬼
之
手
筆
，
堪
稱

水
燈
節
之
絕
品
矣
。

多
倫
多
的
李
春
海
先
生
來
函
，
要

我
幫
他
解
惑
，
因
為
他
遇
到
一
個
問

題
，
就
是
：
﹁
古
人
造
字
後
不
知
什

麼
原
因
將
兩
個
字
誤
讀
了
。
一
個
是

﹃
射
﹄
字
，
一
寸
之
身
，
當
然
應
該
是
﹃
矮
﹄

︵ai

︶
小
之
意
，
然
而
卻
讀
音
為
﹃sh

e

︵
射
︶﹄。
相
反
的
又
是
矮
字
，
這
個
字
意
是

將
﹃
矢
﹄︵
一
支
箭
︶
委
以
力
量
，
達
到
目

的
。
意
思
應
該
是
﹃she

﹄
之
意
，
卻
讀
音

為
﹃ai

﹄，
真
不
知
當
初
誰
把
它
讀
錯
了
。
﹂

我
不
是
文
字
專
家
，
只
不
過
偶
而
讀
到

瑞
典
漢
學
家
林
西
莉
的
︽
漢
字
的
故
事
︾，

才
寫
寫
一
些
漢
字
的
見
解
而
已
。
所
以
，

李
先
生
的
一
問
，
我
自
然
先
去
查
的
，
就

是
林
西
莉
的
書
。
書
中
有
射
字
，
沒
有
矮

字
。甲

骨
文
的
射
字
，
原
來
是
一
支
矢
搭
在

一
把
弓
上
，
後
來
演
變
為
右
邊
多
了
一
隻

手
，
而
右
邊
的
手
，
最
後
就
成
了
寸
字
，

左
邊
把
張
搭
㠥
箭
的
弓
，
成
為
了
身
字
。

這
個
字
的
本
義
，
原
來
不
是
我
們
猜
謎
語

時
的
謎
面
一
寸
身
的
意
思
，
而
是
射
箭
的

意
思
。
當
然
，
︽
呂
氏
春
秋
︾
說
的
：

﹁
有
鳥
止
於
南
方
之
阜
，
三
年
不
動
，
不

飛
，
不
鳴
，
是
何
鳥
也
？
王
射
之
。
﹂
這

裡
的
射
，
卻
是
猜
度
的
意
思
。
就
是
後
來

的
射
燈
謎
的
射
字
之
意
了
。

至
於
矮
字
，
︽
說
文
新
附
．
矢
部
︾

說
：
﹁
矮
，
短
人
也
。
﹂
不
過
，
既
然
在

林
西
莉
的
書
裡
找
不
到
矮
的
甲
骨
文
，
我

便
去
查
左
民
安
的
︽
細
說
漢
字
︾，
也
是
沒

有
矮
這
個
字
，
不
過
卻
有
委
這
個
字
。
委

這
個
字
的
本
義
，
甲
骨
文
的
寫
法
，
是
左

邊
一
棵
枯
萎
了
的
死
禾
，
頂
端
彎
曲
下

垂
，
右
邊
是
個
跪
在
死
禾
前
的
女
子
。
後

來
則
把
左
右
變
成
上
下
，
所
以
原
來
的
意

思
是
﹁
萎
﹂，
即
是
枯
萎
。

那
麼
再
在
左
邊
加
上
一
個
矢
，
是
否
象

徵
箭
因
為
人
枯
萎
而
射
不
出
，
衍
生
出
長

不
高
的
矮
的
意
義
，
那
就
要
請
教
文
字
學

的
專
家
了
。

中
國
文
字
，
因
為
有
形
象
，
可
以
提
供

想
像
空
間
，
我
也
和
李
先
生
一
樣
，
偶
而

會
對
某
個
字
產
生
疑
惑
，
而
去
尋
求
終
極

答
案
。

越
來
越
發
現
，
娛
樂
產
品
想
要
娛
樂

大
家
，
必
先
娛
樂
自
己
，
甚
至
只
要
自

己
玩
得
開
心
，
便
能
成
功
讓
受
眾
樂

透
。
周
星
馳
的
無
厘
頭
、
劉
鎮
偉
的
扭

橋
，
不
都
是
先
逗
自
己
，
才
令
大
家
捧
腹
？

就
如
要
感
動
人
，
必
要
自
己
有
所
體
驗
，
才

能
把
感
動
自
己
的
帶
給
他
人
。

近
來
看
動
漫
︽
銀
魂
︾
都
有
此
體
悟
，
這

班
幕
後
班
底
看
來
是
嫌
原
作
未
夠
過
癮
，
不

斷
加
入
原
創
部
分
，
除
了
讓
原
著
漫
畫
追
上

電
視
連
續
劇
，
還
自
己
來
惡
搞
一
通
。
明
明

是
動
漫
，
不
但
出
個
定
鏡
畫
面
，
任
由
配
音

員
自
說
自
話
，
還
播
個
真
人
版—

—

拿
實
體

公
仔
做cosplay

，
擺
脫
廠
景
走
到
草
地
上
。

或
許
很
多
人
會
覺
得
︽
銀
魂
︾
太
瘋
狂
，
但

若
看
得
穿
，
就
是
娛
人
娛
己
的
顛
覆
大
行

動
，
讓
人
從
心
底
綻
放
微
笑
。

上
周
末
去
看
︽
黃
韻
玲
春
暖
花
開
音
樂

會
︾，
也
看
到
類
似
的
真
理
。
演
唱
會
向
來

都
是
要
歌
手
投
入
，
觀
眾
才
能
對
號
入
座
，

全
心
享
受
。
但
去
到
黃
韻
玲
這
個
級
數
，
就

更
見
明
顯—

—

她
邀
請
了
四
位
和
音
與
她
一

起
做
主
角
，
站
到
台
前
，
用accapella

及
合

聲
唱
了
︽
零
時
十
分
︾、
︽M

an
in

T
h
e

M
irror

︾
及
︽
萬
水
千
山
縱
橫
︾，
頭
尾
兩
首

更
是
聽
得
香
港
人
樂
透
。
他
們
玩
聲
效
玩
得

出
神
入
化
，
自
己
亦
隨
歌
起
舞
，
雖
然
是
和

唱
者
，
卻
連
舞
步
也
排
練
得
頭
頭
是
道
。

黃
韻
玲
還
邀
請
他
們
各
為
自
己
的
作
品
演

繹
，
身
為
主
角
卻
退
居
鋼
琴
之
後
，
只
做
伴

奏
。
古
皓
老
師
唱
︽
咖
啡
︾
時
，
抵
死
地
模

仿
劉
德
華
的
唱
腔
，
不
過
效
果
不
太
明
顯
，

要
去
到
末
段
大
家
才
意
會
過
來
；
反
而
林
俊

逸
扮
費
玉
青
唱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大

家
就
捧
腹
大
笑
，
他
不
愧
為
舞
台
劇
導
演
及

演
員
。

二
人
沒
有
利
用solo

時
間
大
曬
技
巧
，
反

而
以
模
仿
歌
手
這
些
小
情
小
趣
來
逗
取
觀

眾
，
亦
令
就
算
不
認
識
他
們
的
我
，
也
享
受

其
中
。

其
實
無
論
是
歌
手
還
是
創
作
人
，
常
常
執

於
探
索
娛
樂
大
眾
的
方
法
，
卻
忘
記
了
娛
樂

自
己
，
其
實
這
就
是
娛
樂
大
家
的
不
二
法

門
。
太
執
於
方
程
式
，
過
度
執
㠥
創
新
，
令

作
品
工
整
，
就
沒
有
了
趣
味
。

要娛人 先娛己

最
近
又
再
罔
顧
家
裡
及
公
司
已
再
無

儲
存
空
間
的
事
實
而
買
入
新
書
，
當
中

沉
悶
的
工
具
書
籍
在
此
不
跟
各
位
分
享

了
，
倒
是
一
本
關
於
國
學
的
作
品
令
我

喜
出
望
外
：
︽
寫
給
年
輕
人
的
簡
明
國
學
常

識
︾。最

初
瞥
見
這
本
書
時
，
對
它
的
印
象
不
算
太

好
，
皆
因
其
名
字
容
易
令
人
想
起
一
本
數
年
前

暢
銷
的
歷
史
著
作
，
實
有
混
水
摸
魚
之
嫌
。
不

過
，
一
開
始
閱
讀
後
，
它
卻
令
我
手
不
釋
卷
：

無
可
否
認
，
作
者
確
實
能
掌
握
到
各
個
朝
代
的

文
學
、
經
學
及
歷
史
作
品
的
要
點
，
更
以
簡
潔

易
讀
的
文
筆
向
讀
者
一
一
作
出
介
紹
。

全
書
將
國
學
的
基
本
知
識
分
成
﹁
善
學
問
﹂

︵
哲
學
︶、
﹁
美
學
問
﹂︵
文
學
︶
及
﹁
真
學
問
﹂

︵
歷
史
︶
三
個
部
分
，
鋪
排
頗
見
心
思
，
多
個
如

﹁
道
在
大
便
裡
面—

—

莊
子
﹂、
﹁
算
命
算
到
出

國
比
賽
拿
金
牌—

—

︽
易
經
︾﹂
及
﹁
不
是
老
師

愛
囉
嗦—

—

︽
論
語
︾﹂
等
等
的
章
節
題
目
也
起

得
非
常
生
動
有
趣
，
很
容
易
吸
引
讀
者
閱
讀
。

天
命
順
帶
吩
咐
助
手
在
網
上
蒐
集
一
下
學
習

國
學
的
資
源
，
發
現
香
港
電
台
每
星
期
也
會
播

放
一
個
名
為
︽
文
化
四
合
院
︾
的
電
台
節
目
，

請
來
大
學
講
師
以
選
段
的
形
式
介
紹
如
︽
墨

子
︾、
︽
左
傳
︾、
︽
史
記
︾
及
︽
淮
南
子
︾
等

中
國
經
典
的
著
作
，
同
時
更
會
引
伸
講
講
歷
史

人
物
及
事
件
等
等
，
活
用
剛
剛
從
經
典
習
得
的

智
慧
，
令
知
識
變
得
立
體
，
如
再
配
合
以
上
介

紹
的
︽
寫
︾
及
各
經
典
的
原
著
去
閱
讀
，
相
信

很
快
便
能
對
這
些
書
籍
建
立
穩
固
的
基
礎
了

解
。本

來
還
想
談
談
一
本
新
買
入
的
流
行
小
說

︽
周
易
大
師
︾，
不
過
篇
幅
有
限
，
在
此
只
簡
單

講
一
句
：
將
之
視
作
小
說
一
讀
無
妨
，
別
用
太

認
真
的
玄
學
眼
光
去
對
待
此
書
就
是
了
。

中國人的必備知識

最近在人物傳記雜誌上看到百歲學者周有光先生的
訪談，如同開啟了人生一扇明亮的窗戶。住在北京一
條安靜胡同中的周有光先生，在105歲的年齡依然孜
孜不倦地在學海中耕耘，依然思維敏捷、侃侃而談地
接受媒體專訪，不久前還出版了新著《朝聞道集》。
周有光先生的長壽之道，除了終生做學問之外，也得
益於心胸開擴、生活簡單而規律。
我想，度過漫漫的生命長流還能保持㠥勃勃活力，

是個巨大的成功。
以前中國人說「人活70古來稀」，現在北京70多歲

的老先生還在公園精神十足地跳交誼舞，90多歲的老
太太還天天在胡同裡遛狗。
人類壽命正在向更高衝擊。日本112歲的田鍋友曾

為吉尼斯紀錄認可最高壽，俄羅斯一名118歲的男子
立即改寫了這紀錄，而1997年過世的法國婦女讓娜．
卡爾曼，因活了122歲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年
鑒》；接㠥是哈薩克斯坦婦女瑞薩漢．多索娃，她活
了130歲。在上年印度尼西亞進行的人口統計中，竟
發現一名自稱已157歲的婦女，她的養女也已經108
歲。在世界長壽之鄉厄瓜多爾的比爾卡班，物質條件
貧困衛生條件差，但很多村民健健康康地活過百歲，
甚至活到120~140歲。
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2010版《世界衛生統計》顯

示，人均壽命為83歲的日本，成為世衛組織193個成
員國中與歐洲的聖馬力諾並列第一的最長壽之國。
1963年，日本僅有157位百歲老人，而現在這個數字
已刷新為6.3萬人。日本正以相當法國4.8倍的速度向
老年社會進軍。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世界人口中60
歲以上的人將佔總人口的22%。目前中國超過60歲的
人口也超過1.49億。在環境與生態危機的今天，不知
給人類增壽的，是科技進步，是文明，還是太平？
然而，生命的長度卻並不一定與質量成正比。如果

以人的自由度來衡量，在醫療條件、家庭物質條件都

較高的北京，常能看到長壽卻生活質量極低的老人。
有位朋友不久前剛給她母親過了百歲生日。她的母

親患老年癡呆等病已在床上躺了30多年，全部生活就
是吃與睡，能活得如此之長，全靠子女付出幾十年的
悉心護理。有位年過90歲的離休老人，雖然享受㠥很
高的退休金，與兒女居住在一個寬敞的大房子裡，且
有專職保姆照顧，但耳目失聰、腿腳不便的她，十幾
年來每天的日子就是默默坐在沙發上，等㠥一天三頓
飯，有時幾天都說不了一句話。越難溝通，越無人願
與她交流，老人越封閉，最終家人乾脆放棄了精神贍
養。以前常去探望的一位無兒無女的離休幹部，守㠥
一架子舊書，靠保姆過了30年，終於喪失了所有機
能，怕光怕聲怕一切，終日縮在昏暗的臥室中，隔絕
了與社會的一切聯繫。每當在那些高樓大廈寬敞的居
室中，見到那些槁木般的孤寂老人，總是心情沉重，
覺得他們富餘的家，竟更像是一個囚禁身心的牢籠。
這樣的老年，即使活到100歲，又有什麼質量而言？
有人說，歸根到底，精神贍養是件自我救贖的事，

此話不無道理。如果不把晚年幸福壓迫在子女身上，
如何做到有質量的長壽呢？

生活有目標
觀察發現，幸福與心態關係重大。那些有生活目標

的人，才能擁有高的生命質量；而心態消極、無所事
事者，生理與心理會迅速地衰老退化。
日本東北大學的醫學家經過長達7年對4.3萬名年齡

在40—79歲之間的公民進行了跟蹤研究。研究發現，
其中5%沒有生活目標的人，患病及自殺的幾率要比
其他人高得多。患心腦血管疾病的的幾率比常人高出
一倍。科學家發現，人類發病的原因當中，心理因素
佔了30%-40%，如果生活沒有目標，隱藏在你潛意識
中的自毀機制便悄然啟動，身體就會每況愈下。
追求與目標，可以小到求生意志的細枝末節，也可

以大到為社會做貢獻的事業心。
激發求生意志是最好的保健藥。觀察一下，發現越

是條件優越顧得起保姆照顧的老人，越衰老得迅速；
而那些不得不堅持生活自理的老人，卻活得更硬朗。
一位退休金微薄、兒女不在身邊的街坊老太太，80多
歲了生活依然完全自理，小屋子收拾得一塵不染，每
天按時上街溜彎，不時打幾圈麻將，過得很自在。成
都蓬溪縣有位112歲的老太太，一生從未進過醫院，
健康長壽秘訣就是性格樂觀、堅持做家務，洗衣服、
掃地、照顧小孩樣樣都幹；中國長壽之鄉巴馬的老人
羅美珍，都110歲了還能上山砍柴。墨西哥一位被醫
生「判死刑」的患癌症老人，兒子兒媳出車禍去世
後，他的癌症竟突然好了，是撫養孫子的強烈責任
感，激發出了他自身免役系統的巨大能量。
追求也可以是愛好。102歲的日本老人下川原孝，從

99歲開始參加體育比賽。2009年擲鉛球達到5.11米，
創下百歲以上老人的世界新紀錄。日本東京老人綜合
研究所的研究發現，日本老人的運動能力、步行速度
及握力都比十幾年前有了明顯的提高。現在中國老年
大學很時尚，很多中國老人退休後開始學畫、學文、
學唱歌跳舞、體育，活得興致勃勃，越活越年輕。

終生工作
延長自己的職業生涯，成為很多當代老人的追求。

終生工作，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無數事實證明，人
體機能不用則廢，越用越有活力。
90歲的英國著名鋼琴家范尼．沃特曼前段時間來中

國擔任國際鋼琴賽事評委。她不但場場參加從評委打
分直到竹筏漂流的所有活動，且每天一套考究漂亮的
衣裝，散發㠥成功成熟女性的魅力。她說，只要她還
能行走，就沒有退休的理由。
意大利女細胞學家麗塔．萊維—蒙塔爾，在年滿百

歲時依然每天清晨準時出現在歐洲腦研究所，除科學
家身份外，她還是意大利參議院資深議員，利用議員
身份推動意大利的科研發展。她說，自己現在的思維
比20歲時更清晰。
日本婦女黑田九子105歲了，還在少管所擔任傾聽

志願者，她曾在少管所做了半個世紀的教管員。澳大
利亞的羅賓斯夫人已有107歲，可還在醫院做義工。

每個周二，人們都會見到穿㠥漂漂亮亮的她在醫院收
發室裡收發郵件。她健康長壽的秘訣，除了善良、慷
慨、快樂之外，還有每月要讀15本書。
在中國，退而不休者也漸成為時尚，對很多人來

說，工作已從謀生變為生命的必須，在工作中感到為
人需要。北京、上海甚至有專門針對老年專業人的招
聘會，爭奪這些白髮人才的激烈程度超過了海歸
MBA。很多到達退休法定年齡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找
機會繼續工作，以便不與社會脫節。

樂觀進取
樂觀，能讓老人生活更有質量。美國皮尤研究中心

的一項調查說，「美國老人越老越快樂」。理由包括：
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興趣愛好、去旅遊、做志願者。參
加調查的75歲老人中，只有35%承認自己老了。
意大利老齡化程度僅居日本之後，每5個人中間就

有一人年齡超過65歲，預計到2050年65歲以上的老人
將佔意大利人口的45%。然而與此相應的是，意大利
老人的生理與心理年齡都比上代人更年輕。在意大
利，從61歲-76歲的人被稱為「新老年」，他們中很多
人依然活躍在職場及社會各領域。意大利五分之一的
就業者都是從50歲~64歲的公民，調查顯示，他們中
98%的人認為自己並未進入老年。意大利「新老年」
積極進取，也更注重享受，喜愛名牌，其消費額佔意
大利全國消費總額的三分之二，老年消費品成為一個
勃勃發展的朝陽產業。
生命的質量，比長度更加重要。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荔灣河燈節

彥　火

客聚

近
期
人
氣
爆
燈
的
兩
個
男
藝
人
，
羅
樂
林
和
林

㞒
，
同
樣
大
有
條
件
做
死
亡
行
為
藝
術
家
。

六
十
三
歲
的
綠
葉
王
羅
樂
林
要
多
得
臥
病
在
家
網

民
慣
性
收
視
，
整
天
收
看
無
㡊
，
發
現
羅
樂
林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在
新
播
及
重
播
劇
集
中
死
完
又
死
，
共
死
了

五
、
六
次
，
破
了
電
視
史
紀
錄
，
網
民
搞
笑
地
在
網
上
替

羅
樂
林
立
碑
，
令
久
被
娛
樂
版
遺
忘
的
他
登
上
娛
樂
版
，

出
乎
意
料
地
，
各
國
報
章
，
包
括
冰
島
和
愛
沙
尼
亞
爭
相

報
道
，
令
羅
樂
林
一
夜
間
蜚
聲
國
際
，
但
講
羅
樂
林
未
必

有
人
識
，
如
果
說
﹁
一
日
死
五
次
的
藝
人
﹂
必
人
所
皆

知
。羅

樂
林
精
於
演
﹁
死
戲
﹂，
遭
人
打
死
、
病
死
、
激
死
、

好
死
、
橫
死
都
難
不
到
他
，
堪
稱
死
亡
行
為
藝
術
家
，
生

肖
應
改
屬
貓
，
有
九
命
，
這
是
娛
樂
圈
好
玩
的
地
方
，
忽

然
時
來
運
轉
，
不
費
吹
灰
之
力
便
人
氣
飛
升
，
也
看
到
電

視
台
多
年
來
可
用
的
綠
葉
藝
人
不
多
。

正
水
深
火
熱
陷
入
潘
霜
霜
桃
花
劫
中
的
林
㞒
，
正
在
被

迫
表
演
死
亡
行
為
藝
術
，
潘
霜
霜
一
招
比
一
招
狠
，
似
誓

要
粉
碎
林
㞒
形
象
，
整
垮
他
辛
苦
打
造
的
演
藝
事
業
。
向

來
玉
樹
臨
風
的
林
㞒
被
折
磨
得
身
心
俱
疲
，
樣
子
慘
殘
，

天
天
活
在
潘
霜
霜
的
心
理
威
脅
下
，
今
天
力
數
林
㞒
一
腳

踏
幾
船
，
犯
了
女
人
最
痛
恨
男
人
犯
的
錯
，
最
新
武
器
是

稱
手
頭
上
有
林
㞒
不
雅
短
片
。

林
㞒
處
於
捱
打
位
置
，
為
保
風
度
，
又
要
急
救
形
象
，

又
怕
進
一
步
激
惱
潘
霜
霜
，
有
口
難
言
，
實
在
比
死
更
難

受
，
還
要
面
對
記
者
的
追
問
，
只
能
流
㠥
眼
淚
、
一
臉
憔

悴
，
無
奈
地
哀
求
潘
霜
霜
收
手
，
林
㞒
巴
不
得
像
羅
樂
林

可
以
死
完
又
死
。

現
實
生
活
中
，
林
㞒
成
了
︽
孽
緣
︾︵Fatal

A
ttraction

︶

男
主
角
，
遇
上
一
個
因
愛
成
恨
，
順
便
借
力
上
位
的
女

人
，
死
纏
不
放
，
有
人
認
為
潘
霜
霜
所
用
手
段
低
劣
，
大

壞
她
自
己
形
象
，
影
響
她
的
發
展
，
這
是
很out

的
想
法
，

因
為
今
時
今
日
的
人
已
少
了
一
份
正
義
感
和
道
德
審
查
，

否
則
怎
會
有
﹁
笑
貧
不
笑
娼
﹂
之
說
？
潘
霜
霜
所
演
繹
的

是
﹁
搏
盡
㠨
身
上
位
行
為
藝
術
﹂。

林㞒與羅樂林的死亡行為藝術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射與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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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長度與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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